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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霜/文

很久没去五龙山
公园了。

一日，我想去爬
石夫人峰，就到了五
龙山公园。一到那

里，顿觉天地朗朗、一片阔畅，我心中掠过一
阵惊喜。整个公园的环境和格局明显提升了许
多，比原先更干净气派，设施也更完善了。我
不由得叹道：日日新哪，变化可真神速！

眼中有惊喜，脚下的土地似乎更亲更暖。
抬头仰望石夫人峰，高昂挺拔的头颅，亘古不
变的姿势，守望着、护佑着，似乎镌刻着温岭
人那份果敢勇毅和自信自强，我不由得多望了
几眼。

迈上台阶，向石夫人峰“挺进”，置身于
一片葱茏苍翠、盈盈绿意中，润肺润心，格外
舒畅。走了一小段路，发现路旁有个通向“绿
道”的指示标志，我好生奇怪：有绿道？以前
爬山时怎么没发现？于是，我中途改变计划，
弃爬山之愿，探绿道之幽。

漫步于绿道，我竟出其不意地收获另一
番风景：此时人少，空气中满是怡人的清
新，还带点山间野花浅草的淡淡香味。开始
时，我悠然漫步，东看看西望望，目光所及

皆是绿，皆是翠。绿意盎然中，我的心像被过
滤清洗了一遍，放下了一切“盔甲”，轻松自
在，我不由自主地哼起曲来。后来，我干脆放开
喉咙，练嗓子般发出“啊——啊——”“咿——
呀——”的声音，只听清脆的喊声在寂静的山
间回响。

我觉得不够尽兴，于是一边打开嗓门，一
边甩开手臂，大摇大摆，气势“威武”，似有侠
女仗剑走天涯的洒脱豪迈，只是身边少了一把
剑。当我沉浸于山间这方特殊的舞台时，迎面
突然走来一位大姐，我急忙收住自己的豪放之
举。当我们擦肩而过时，她看了看我，笑了
笑，我也笑了笑。或许她笑我的可笑之举，我
笑我的尴尬。

漫步于绿道，清幽幽，也轻悠悠，身心舒
展得像小燕子般轻盈。阳光透过树林，投射出
一片迷离金黄的光影。两边都是参天大树，树
影、光影、蓝天、白云，简简单单的大自然元
素，构成了心灵的舒适区，松弛感满满。

走着走着，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道天然
“拱门”，原来是一棵古老奇特的树，悬挂在绿
道中间，准确地说，是凭空横着一棵树。这是
我从来没见过的奇景，真是神来之笔，又似一
弯半月悬挂在天空，不过此时，我更喜欢称之
为“拱门”。走过“拱门”，犹如打开未知世
界，遇见前方一个又一个惊喜。我拿出手机拍

下这一奇景，照片上绿道悠长，“拱门”奇
巧，画风奇特，别有妙趣。

漫步于绿道，还会不时被路旁的野花吸
引，我蹲下身来闻闻花香，细听花的呼吸，拍
下花的独特风姿。叫不出名字的花儿，肆意野
生在这山间，或许无人问津、无人呵护，然而
她们是如此自信欢快，喜洋洋地夹道欢迎。

你瞧，那些浅紫色的花，底部圆圆、顶部
尖尖，如火炬状高擎着，有的两朵并列，顶部
撑开，犹如两把微撑开的雨伞，伞下是否有羞
涩的娇容？还有那黄色的花，色彩明亮鲜艳，
非常醒目，七朵饱满的花瓣共同托举出一个花
蕊，这是爱的托举。

看着这些野花，我的内心莫名兴奋起来，
于是连忙变换拍照姿势，直到拍出花的神韵，
符合自己的审美为止。花香拦路，我痴恋花，
忘了时间和燥热，将一份来自花的清香囊入怀
中，欲罢不能。

原来，漫步于绿道也会收获诸多趣味。
这些趣味的获得，源于我们心底还未丢失的
好奇心和那细腻感知万物的能力。走在大自
然中，用心观察，谦卑感怀，总有一些小生
物会焕发我的热爱，丰富我的体验。同时我
们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放飞心灵，像天真的
孩子一般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回归本真，
这种感觉真好！

漫步于绿道

一片树叶的重量
有多重

在这漫天暑气中
我机械地数着蝉儿的叫声

鸟儿们栖息树头微闭双眼
做着凉风到来的美梦

一片树叶
忽然，直直地

向下坠落

好似
敲响了一口大钟

洪亮的声音
穿透远古刺破苍穹

让整个暑气
抖上三抖

因为
秋，来了

一片树叶的重量
●李轶贤

果实摘走了
红叶李的枝条歪倒一边

合欢树
看不见欢喜

桥边一角
一群又一群人，早太极

晚蹦迪
谁也不顾及谁的下一次

唯有
一个穿橘黄衣裤的老人

天天扫着似乎永远落不尽的黄叶

九曲桥上
晨跑者迎着朝阳

把背影甩给
与荷花比韵味的两个女人

夏日九龙湖所见
●姜翠萍

河岸的沙滩上
河沙拥抱着鹅卵石
鹅卵石依偎着河沙

含情脉脉，许下山盟海誓

结缘于河流
走过九曲十八弯

水涨水退
不离不弃

涨水时，一起在浪花中奋斗
水退了，默默相守

风来过，风不打扰
雨来过，雨不打扰

只有河水一年四季流过沙滩
流水“叮咚，叮咚”

仿佛
河沙与鹅卵石的绵绵情话

它们的真爱
感动得河流泪水夺眶而出

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最美好的事是

简简单单地陪伴在身旁
一起

望蓝天，看白云

风里雨里
只想在这份美好里

长长久久，默默相守

默默相守
●杨光武

赵佩蓉/文

温岭人将商贾和民众在约定俗成的时间，
在特定地点进行买卖的日期叫作市日。每逢农
历初二、初七、初五、初十，便是横湖桥市
日。各路货物济济一堂，叫卖声此起彼伏，对
接热气蒸腾的人间烟火。

在农家，赶市依然是一件大事。毛豆的摊
主通常来自石桥头，西瓜的摊主基本来自滨
海，即使驾驶着电动三轮车，赶几十里路也至
少要花费半个小时。他们往往在头天晚上码好
货物，凌晨三四点起床，到达集市找到理想摊
位后，铺开编织袋，将毛豆、西瓜堆成山状，
才急匆匆地去买早餐。

暑热难熬。夏天的市日生意开张早，六点
不到，地摊街已是人声喧闹。在市日闲逛，与
在超市购物的感觉完全不同：物品特别丰富，
特别乡土，不必花很多钱，就可以淘到超市里
没有的稀罕物。

壮硕的活禽，就放置在小型货车的后车
厢。夫妻搭档，男的负责宰杀，女的负责褪
毛，夫妻俩都是干活利索的人。讲定价格后，
男人迅速将手伸入笼里，左手将鸡鸭的头颈和
双脚反抓，右手持利剪割开脖子，随即丢进沸
水桶中。女人用棍子捣几下，捞出来，从头部
开始一路撸下来，算是处理完毕。毛羽纠缠，
血迹斑斑，周围腥臊味难闻，有的路人掩鼻而
过。男人往往狠狠抽口烟，不慌不忙递出一句
话：“活杀的，高压锅一炖，喷香。”

经营野生淡水鱼类的有三个摊位。白色塑
料筐依次摆开，河虾、小鲫鱼、黑鱼，分门别

类。我还见到了久违的白条鱼，体形修长，背
缘平直，腹部覆着纯粹的银白色，只在体背微
微渗出青灰色，予人“白衣少年”的视觉愉
悦。

印象中，白条鱼并不珍贵。小时候随父亲
钓鱼，每有白条鱼上钩，父亲总是嫌弃它个
小、肉薄、刺多，加上它好动，善蹿跃，存活
时间不久，父亲很少带回家。然而物以稀为
贵，重量在二两以上的白条鱼可遇不可求，是
饭店食客尝鲜的心头好。

黄颡鱼的出镜要频繁一些。这种背鳍、胸
鳍长有尖刺的鱼，俗称“昂刺头”，模样并不
讨喜：扁头阔嘴，腹部金黄色，背上布满不规
则的青黄黑斑，鳃下张扬着两根长长的须。不
过，黄颡鱼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即使价格稍
贵，也是抢手货。“今天运气蛮好，碰见这几
条昂刺头蛮大的。昂刺头汤，味鲜。”我亲眼
见一个中年汉子一边提着鱼，一边眉开眼笑地
和熟人打招呼。

五金店也找寻不到的生产生活用具，集中
在两幢民房之间的弄堂里。锄头、镰刀、尖
镐，齐刷刷地铺了一地，每件器具都泛着乌黑
的亚光，带着粗糙纹理，边角某处隐秘地烙着

“陈”姓的江湖字号。另一旁摆着诸如蒸屉、
竹筚、大铁锅的饭锹、大大小小的不锈钢碗。
摊主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坐在小板凳上，顾
客并不多，他常常默默地抽烟。我就在这个摊
上看中一把种花用的小草耙，老头利索地配上
木柄，挤上木塞，甚合我意。

集市交易，是生动的买与卖。平时去的超
市，货物整齐地码在金属架上，带有被展示的

傲娇，也有拒人的冷冷意味。集市的地摊，允
许你站着、弯腰、蹲下，挑挑拣拣，甚至讨价
还价。

“毛豆，新鲜毛豆，十块钱两斤，六块钱
一斤！”卖毛豆的女人一边用小喇叭吆喝，一
边递出塑料袋。“哎呀，不必挑的，用手抓
吧。”“你看，这几个都是瘪的，哪有豆？”顾
客掐着袋口争辩。“天气热，雨水少，不好
种。”隔摊的在自言自语。几个回合下来，买
卖终于做成了，摊主犹豫着递出了三四根葱。

“太阳太大，葱很难长。给你几根，炒菜时放
点在锅里，很香。”摊主换成殷勤模样。确实
是身条婀娜、叶尖如兰的香葱，顾客欣欣然接
过。

集市交易，是讲究人缘的，人，讲到底是
恋旧的。经过多次磨合，买卖双方彼此建立了
信任和情意，因此很多顾客会锁定摊主。比如
买玉米，我只认定一个摊，倘若摊主因故没有
来赶市，我总要向邻摊打听。碰到忙不过来的
时候，我站在外围，摊主会歉意地笑笑，照样
先做生客的生意。

在她眼里，顾客或许就是一粒粒珠子，像
我这样的“老生意”，已经穿在线上，一时照
应不周，也不会轻易另辟疆土。倘若怠慢了头
次生意，珠子从手中滑落，可能从此流失，所
以得紧紧抓住。不过，“老生意”终究是受到
优待的：摊主会从身后的麻袋中翻出好货来，
挑选模样最周正的递过来，甚至主动降一点
价。因为“老生意”的身份，在“十块钱三个
玉米”的牌价下，居然能用十块钱拎回四大
个，我窃喜许久。

赶市

舒幼民/文

看着满大街的奶茶、果汁、雪糕，我不由
得想起自己小时候吃棒冰的情形，那是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事了。那时，吃一口棒冰是很奢
侈的事情，3分钱一根的棒冰对孩子们来说是
种奢望。

一到夏天，酷暑难挨，打瓶白开水解渴都
要排上好长的队。要是能吃上一根冰棍，那是
天大的享受了。偌大的温岭，只在城关有个冰
棍厂，厂址就在今天的卖鱼桥边上。那时的冰
棍不叫冰棍，大家称为棒冰。

专门售卖棒冰的人，一般单肩背着个蓝色
的木箱子，到棒冰厂批发棒冰，从早上排队到
中午才能轮上，最多能批来 100根棒冰。拿到
后，把棒冰码放在蓝色箱子里，用厚实的棉絮
布层层包裹起来，以防解冻。

中午时分，正是卖棒冰的好时候，手拿一
块木头敲击箱子，发出有节奏的“梆梆”声，
人们一听就知道卖棒冰的来了。一根白糖棒冰
的批发价是 2分钱，零售价是 3分钱，要是没
有损耗，一天卖一箱，就有一元钱的利润，一
个月下来，就能有30元。那个年代，人们的月
工资一般就20来元，卖棒冰算是一个不错的行
当。

看着人家吃，孩子眼馋，就缠着大人要来
几分钱买上一根，甭提多开心了。感觉棒冰在

自己嘴里融化，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甜。说
是白糖棒冰，其实是用糖精加水做成的，那时
糖奇缺，不可能用来做棒冰，但孩子们哪管这
些。到后来，有了 4分钱一根的绿豆棒冰，我
也吃过。

当年还有一种销售棒冰的模式，听起来不
可思议：有些力气大点的人，天没亮就去棒冰
厂排队等位，等第一批棒冰制作出来，就以最
快的速度批发。装箱后，固定在自行车的后座
上，骑行到温岭的各个地方，为的是赶上当地
的集市，每次能多批几十根棒冰。

一根棒冰，在城关卖 3分钱，骑行到松
门、石塘、泽国、大溪、箬横、新河，按里程
的长短，能卖4分钱、5分钱，甚至能卖到6分
钱。这样算下来，一箱棒冰若是 150根，能比
在城里多卖出 4元到 5元的利润，是一笔不菲
的收入。所以他们天天盼着高温，利于棒冰的
销售。

以城关到松门、石塘为例，前者全程26公
里，后者全程近 40公里。连人带箱 200多斤，
沿着公路骑行，遇上坡，只能推着自行车。往
松门、石塘方向，要过藤岭、姆岭，几公里的
上坡，都要推行。高温酷暑，汗流浃背，哪怕
中暑，自己也舍不得吃一根棒冰。

好在这些卖棒冰的人都比较年轻，抗压能
力强。他们往往自带食物，用一个陶瓷碗一样
的缸，盛着稀疏的大米和番薯煮成的饭，边上

放着一些咸菜。
说起棒冰的故事，既心酸又甜蜜。到了上

世纪90年代，有了雪碧、可乐等汽水，也有了
鲜啤酒。再到今天，满大街琳琅满目的饮品，
应有尽有。但我对那年的棒冰，仍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棒冰


